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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當了總書記（代序）

──娘胎裡帶來的絕症能治嗎？

毛澤東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
層替天行道的造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數十年如一日地為
流氓“正名”

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指出：中國的
事情都是被“黨”搞壞的，因為“黨”字就是“尚黑”。

中國大陸的民眾面對簡體字的“党”，是否想到用拆字法觸及這個“尚
黑”的奧義？

日本對中國的另類禍害

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們如飢似渴地“拿來”西方許多政治、經濟、思
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許多舶來品一樣，概念一到了中國，往往就變
了味——中華文化中的已有詞彙無法準確對應那些舶來概念，只能儘量
用一些意義近似的字。而當時又往往為“多快好省”而從日文“轉口貿
易”，經過西轉日、日轉中兩次變形，就更是南橘北枳。這些舶來概念的
原始翻譯、用詞，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人對舶來概念的理解。其中
最事關重大的，就是英文單詞party。

談起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殃，我們腦海中首先浮現南京大屠殺、731
部隊細菌實驗；卻沒有意識到日人還在無意中給中國造成一樁影響深遠
的另類危害，那就是將英文中本意是“團體”“聚會”的party翻譯成“黨”，
被中國人拿來。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見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結合而
成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對成員並無控制力，成員對團體亦無依附性，更
談不上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和效忠黨魁。

而“黨”在中國文化中絕不是個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
錮”、“黨禍”“黨爭”“死黨”“閹黨”……無一不具負面色彩，孔子早就告
誡：“君子不黨。”中國史籍上所記載的“黨”，與西方現代社會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語，都只是專制政治下的朋黨、會黨，“下級服從上
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甚至還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



飲而盡，立下“保守機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這個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外表上改頭換面，成了“党”；然而其內
涵卻並沒有脫胎換骨，還是“尚黑”。中國政治折騰了一個世紀還上不了
正軌，與這一翻譯大有關係！

流氓當了總書記

“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國這兩個關於“黨”的著名成語，正好
點明了其兩個特徵。由蘇俄派人來，按照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克隆的中國
共產黨，將紅色塗在旗幟上，骨子裡還是“尚黑”，從一創立，就先天帶
有“營私”與“伐異”的流氓氣。

這樣說，是否侮辱了無數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黨員呢？不幸，這卻
是史實，玷污他們的另有人在——

中共首任並連任五屆的總書記陳獨秀，先是與妻妹私奔同居，在當
了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之後，依然流連於煙花之
地，據說他很多昂揚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某張床上完成的。1919年，報
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新聞，北大只好將他開除。
這些都發生在他參與創辦中共之前。被主流精英擯斥，可想而知，刺激
陳獨秀進一步左轉，難怪人們調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陳
嫖妓就沒有共產黨”。

陳獨秀在上流—風流—下流之間遊走，他在歷史、在文化上的貢獻
無可抹殺，但這些流氓行徑又怎可諱言？

共產國際認爲，既然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理應工人當頭，於是向
忠發脫穎而出。陳獨秀只是有“流氓行為”，而向忠發則是如假包換的流
氓。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羅章龍曾有《黨史上的向忠發及其集團》（見
《羅章龍回憶錄》，溪流出版社），回憶說，這個集團就是個流氓集
團，向是武漢碼頭工人的幫派頭目，“手下帶徒弟多人專門坐茶館，擺抬
子，敲詐勒索找外快，酗酒罵街打群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他的
日常工作，因此負傷多次，右手食指殘廢，臉有傷痕。他結識一些無
賴、潑皮自組成幫，好勇鬥狠，平日不務正業。好賭博，進出賭場，師
法趙匡胤，輸賴贏要，仗勢欺人，獨霸一方，人人說他是漢口的一個大
流氓，望而避之。”

碼頭工會多數黨員一致抵制他入黨：“如果要他入黨，我們就全體退
出。”但後來向忠發不僅拿到黨票，而且由斯大林欽定為總書記！他一步
登天，雖然中共還處在地下狀態，他已忘乎所以。向“為人酗酒好色，平



日每日不離酒，每喝必醉，醉後胡言亂語罵街，又酷好嫖賭……當選中
委後，利用職權，調戲女秘書黃木蘭，黃不從，向糾纏不休，黃不堪其
擾。”匪夷所思的是，後來竟然經組織討論，幫他納妾——其妾“原屬妓
女，患有性病，不數月後，向身染病，渾身潰爛”……

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要求見蔣介石，自稱“老子冒了火，發誓要把那
夥狗日的雜種們（指中共）全部掃除乾淨，一個不留”！

顧順章與許世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羅章龍、鄭超麟等人的回憶錄對中共秘密機
關中的要員及家人有詳細描寫，實在駭人聽聞。不排除羅、鄭出於自己
的私憤或偏見有添油加醋，但也有若干荒淫無恥、貪財好貨例如搶妻換
妻的事例，是被其他黨員的回憶甚至黨的文件所證實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候補委員）顧順章，也是個流氓。瞿秋白的
遺孀楊之華揭露顧吸鴉片，玩妓女，打老婆；陳賡大將“發現顧順章生活
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顧順章掌握中共最多黨內機
密，但其本質上毫無政治信念，如果黨組織規勸甚至懲戒他的吃喝嫖
賭，他會立即與革命“拜拜”。這個流氓的叛變，極大地改變了中共黨
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在他叛變
前，要把中央機關遷往農村是不可想象的。

學者王彬彬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提出一個意深味長的問題：“假如顧
順章沒有被捕”（見《同舟共進》2008年第4期）。

歷史其實早已做出了回答：假如他沒有被捕，只要他沒冒犯領袖，
他就是開國功臣，不僅過去的穢行暴行一風吹，他更可憑藉權力，鬧出
任何醜聞都會被包裹得嚴嚴實實。

這裡就有一個現成例子：學了一身少林武功的許世友上將，參加革
命前就有幾條人命：16歲放牛吃了人家莊稼，人家罵了他，他幾拳把人
打死；第二次是在賭場上揮棍打死一個賭徒；第三次是在國民革命軍兵
營，他一腳把責備他內務整理得不好的老兵踢死；直到投身共產黨臨走
還把和他有積怨的連司務長給殺了……

許世友深獲毛澤東寵愛，稱其“厚重少文”，當上大軍區司令員、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少文”是真，“厚重”為假。前香港新華
分社社長許家屯老人告訴我，他當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與許世友共
事，許世友三天兩頭把這些省革委會副主任邀到他家團團圍坐，令勤務
員在每人面前砰一聲放下一瓶茅台酒，“誰也不許裝熊！”誰不喝，他就



翻臉撒潑罵人。60年代一瓶茅台四、五元，今天看來簡直太便宜了，但
這一頓筵席光是茅台就要喝掉當時工人一月工資，農民一年分紅。

其他黨內軍內榮獲“花帥”、“百雞王”等等名號者大有人在，不知有
多少欺男霸女的惡行罪行，都看政治上是否站對了隊“一俊遮百醜”。難
怪老百姓說：“不揭，都是孔繁森；一揭，都是王寶森！”

流氓實為革命最堅決者？

向忠發、顧順章這一類人沒有多少墨水。對流氓在理論上闡發、實
踐中提倡，使“尚黑”滲透到中共血脈、骨髓者，非毛澤東莫屬。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是將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簡單化、本土化、
實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將西方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底層替天行道的造
反倫理和劫富濟貧的游民文化掛上鈎，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流氓“正
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雖然自身“與流氓共舞”，卻為井岡山紅軍操心。
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澤東說：“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
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在成分上儘可能地增加工農和貧民的成
分，減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央黨校出版
社）

毛澤東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寫道：

……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
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
織……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
種革命力量。

毛澤東還更為露骨地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
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
最徹底、最堅決者。”——據吳茂華《毛澤東論流氓無產者與革命元勛》
介紹，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早版本中有這段話，後來被陳獨
秀刪去。

直到在中國掌權十多年之後，毛澤東還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
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
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四清運動的講
話》，1964年12月20日）



毛澤東本人正是無法無天、我行我素。個人生活上的表現且不說
了，在治國上的流氓動作才危害嚴重：發動“土改”沒收了地主土地分給
農民，隨即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收回；發動知識分子幫黨“整
風”，隨即宣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僅據正式統計就打了50多萬“右
派”；他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對民營工商企業家、對自己黨內不同意見的
同事和部下，對國際共運中的盟主和盟友，無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出爾反爾，口蜜腹劍，這樣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這裡只說一件小
事吧：

1973年2月17日半夜，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突然建議，送給美
國“數千”女人，後來又將人數驟增至“一千萬”。跟中共打了幾次交道也
沾染了流氣的基辛格，居然湊趣說：“美國對中國女人不存在‘配額’和‘關
稅’”！

黨魁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與將帥們集流氓土匪的行徑話語
之大成，流傳的故事洋洋大觀：在中央全會上，彭德懷對著毛澤東破口
大罵：“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現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在中央黨
校大會上，王震放言：“我就是關雲長廟裡的那個周倉，我手裡就是有那
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
要砍他的腦袋！”70年代江青屢次大鬧政治局會議，1987年元月逼迫胡
耀邦下台的政治局生活會，1989年老人們商量於密室決定清場……不都
是流氓政治的寫照！

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共官方媒體和許多民眾對這些故事津津樂
道，傳為“佳話”，這深刻說明，流氓意識不僅腐蝕了這個黨，更浸透了
全社會成員的內心，成爲集體心理的一部分。

“現在土匪在當官”

就算中共從娘胎裡帶來流氓基因，轉爲執政的身分不是已有65年、
告別毛時代不是也有38年了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轉型，後天的學習
訓練，在擺脫“尚黑”上做得如何？

網上有個段子說：“從前土匪在深山，現在土匪在當官”。

縱觀中國大陸土地拆遷案件，威脅、強拆、流氓手段無所不用其
極，無不官、商、匪三位一體：刑訊逼供、顛倒黑白、長官意志、公報
私仇，相當一部分警察或其他官員本身就是黑社會頭子，文強和王立
軍，就是兩個活生生的例証。而城管、計劃生育和信訪辦等幾支隊伍，
更流氓成分極高：城管把安分守己的底層民眾視為寇仇、視為魚肉，動
輒勒索，動輒威嚇；計生工作者強制墮胎、強制結紮、非法關押、濫施



酷刑，流氓氣焰都噴灑在牆上：“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該紮不紮，見
了就抓”；“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而信訪辦則大肆綁架、非法遣
送、開設黑監獄關押訪民。每逢兩會、黨代會、重大節日之類所謂“敏感
時期”，越是交通要道、公眾場所查禁越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生怕人
民接觸到“公僕”和“人民代表”；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都被當作“重點維穩
對象”，被旅遊、被軟禁、被喝茶……最出奇的還有中共的意識形態領導
部門，下達屏蔽、撤稿指令，自知理虧，只用電話指示、口頭傳達，不
敢正大光明，不留白紙黑字。不是政權在手，軍隊在手，媒體在手嗎？
不是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嗎？何以竟心虛膽怯到如此地步！

維權律師滕彪有一段話一針見血：“最體現匪性的，還是國保、
610、國安這些秘密警察。他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一系列違法犯罪構
成的：監聽、威脅、跟蹤、軟禁、遣返、綁架、酷刑、強迫失蹤、騷擾
家屬、作偽證、構陷入獄，等等等等。”

流氓化還會愈演愈烈嗎？尚黑之風還會愈刮愈厲嗎？

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曾有“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
指手畫腳”；“絕不允許這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等等痞氣未
脫的話，讓人放不下心來。好在他在上任之初和今年兩次強調“依憲治
國”，他主持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有180條之多，讓人期盼，令人振奮。

然而，卻來了當頭一棒！習近平親自拉拔不學無術的小混混周小平
登上大雅之堂，而後動員全國官方媒體為其評功擺好、保駕護航；對提
出質疑的人士格封勿論沒商量。以政治劃線站隊，蠻橫做法令人嘆為觀
止，將全黨全民又推到了“反右”前夕、“文革”前夜！

周小平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現身，成了我們判斷習近平的試
金石：這個黨，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是目的“正確”，不擇手
段；“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還是墻上的畫餅，還是狗肉鋪掛出的羊頭。
（高伐林）□





毛澤東“削藩”：八大軍區司令對調

毛澤東終於對軍隊人事出手了，1973年12月12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
東發話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
之所以要搞這樣的調動，毛澤東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
了，油了

林彪的意外倒台，讓葉劍英（右）被毛澤東冷落多時後再次被
啟用。

1973年底，毛澤東著手實施了軍隊系統內部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這不僅是“文革”期間中共進行的一次軍隊系統大軍區司令員的重大調
整，也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進行的唯一一次如此重大的調整。為何此
時的毛澤東要對軍隊系統作如此重大的調整？以往的官史對此未作詳細的
解釋。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以及同年出版的《中國
人民解放軍軍史》第六卷，對此事僅僅作了極為簡短的敘述。2003年出版
的《毛澤東傳》對此有較為含蓄的說法：“在‘壯心不已’的毛澤東看
來，反修防修仍是國內壓倒一切的大事。他擔心那些跟隨他轉戰南北的將
軍們‘少文’，希望他們能夠像讀懂古典小說《紅樓夢》那樣讀懂中國的
現實政治”。（注1）筆者則認為，毛澤東搞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
真實意圖在於“削藩”，打散、消弭軍內隱然形成的對“文革”極左派的
掣肘力量，以保證軍隊的效忠和“文革”大業在其生前和身後的延續性。

林彪事件後軍內重新洗牌

1971年9月13日凌晨，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林彪與夫人
葉群和兒子林立果突然出走，所乘的256號三叉戟專機隨即墜毀於蒙古的溫
都爾汗。這一突發事件使毛澤東措手不及，對於如何加強對軍隊的掌控，



毛澤東想到了葉劍英。“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天，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
葉劍英，要求葉劍英立即趕到人民大會堂。這顯然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中
央軍委以葉劍英制約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
作）等人的重要部署。周恩來指定葉劍英負責處理林彪事件的善後事宜及
戰備事項，並讓葉劍英轉移到西郊玉泉山九號樓待命應變。（注2）9月24
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10月3日，中
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成員
有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
千、劉賢權。

毛澤東自井岡山鬥爭起家之後，在軍中最為信任和依賴的主要是三個
人：彭德懷、林彪、葉劍英。中共建國後，毛澤東也主要是依靠這三個人
在不同的時期為其主持軍隊的日常工作。彭德懷和林彪相繼倒台後，毛澤
東將負責軍隊事務的大權交給葉劍英執掌，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毛澤
東在1971年11月14日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講話時，特別提及葉劍英。
毛稱：“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
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
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
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
的。同我來講就好了。”（注3）這是毛澤東首次變相地為葉劍英“二月逆
流”作了平反，將當初葉劍英等人與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抗爭歪曲為與
林彪的鬥爭。由於林彪的意外倒台，葉劍英被毛澤東冷落多時後在晚年有
機會再次被毛啟用，重新開始了中央和軍隊高層的政治生活。

在這一歷史時期，毛澤東對軍隊採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清洗軍隊系統中被認為是林彪一系的人馬。9月24日，負責軍委
辦事組的四員大將：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
鵬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被周恩來宣佈停職審查，隨即分別關押在北京市
衛戍區。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對總參、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各大軍
區等分別採取措施全面清洗林彪系統的人馬：如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
川、解放軍總政副主任黃志勇、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空軍副司令員曾國
華、海軍副司令員吳瑞林、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總後副部長王希
克、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
金、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韋統泰等等，一大批軍隊幹部
遭到清洗。

第二，清算林彪歷史上的“罪行”，肅清林彪在軍中的影響。“文
革”中林彪被譽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更被樹立為毛的接班人，還被寫進
了中共九大的黨章。為了消除林彪的影響，毛澤東在軍中開展對林彪的批
判，尤其是那些曾經與林彪長期共事的老帥們更要帶頭表態批林。1972年5
月20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批林整風文件，印發了一批老帥們的揭發材料，



如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蕭克等人的書面材料，都是從歷史上給
林彪羅織“罪名”。軍中大老們出面對林彪的揭發批判，大都是歷史為現
實政治服務，基本上是張大其辭，無中生有的歪曲史實，但是這些批判內
容出自軍內元老，對批林一事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三，毛澤東文過飾非，嫁禍於人，將軍內老幹部“文革”中受到的
打擊統統歸罪於林彪。除了在1971年11月給葉劍英的“二月逆流”一事平
反外，毛澤東還將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的倒台歸於林彪的
誣陷。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借著出席陳毅追悼會的機會宣稱陳毅是個好
人，如果林彪上台會搞掉這些老幹部。不僅如此，毛還“不經意”間提及
鄧小平，把鄧列為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通過出席陳毅追悼會向外界釋放
出一個信息，即那些黨內老幹部，特別是軍隊裡的許多幹部還是好的，是
擁護毛的，他們在“文革”中雖然受到衝擊，但是還要看到他們的主流，
對於他們還要一分為二。至於他們“文革”中遭受的不幸，那都是林彪搞
陰謀的產物。毛澤東利用這一機會作出了姿態，目的在於收攏人心，安撫
一下“文革”中這些受苦受難的黨內軍內元老。

第四，一批黨內、軍內的元老得到“解放”。林彪事件後由於軍隊一
大批幹部受到牽連，不少人被審查、批判、靠邊站或者倒台，軍隊系統由
此出現了真空。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毛澤東不得不“解放”一批“文
革”中被打倒的軍隊幹部穩定局勢。1972年春起，毛澤東相繼就一些黨
內、軍內幹部和家屬的申訴作了批示，如原海軍政委蘇振華、原代總參謀
長楊成武、原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賀誠、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原北京
軍區政委廖漢生等。1972年底，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召集了中央有關會
議，宣佈開始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軍以上幹部
的政策。周恩來還規定，被解放的幹部的審查報告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
決定。關於軍隊的幹部，周恩來直接與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和總政幹部部長
魏伯亭商議。經過一番艱難周折，最後有175位解放軍將領得到“解放”，
重返了工作崗位，如蕭華、楊成武、蘇振華、梁必業、陳再道、鍾漢華、
秦基偉、李成芳、吳克華、王建安、楊勇、廖漢生、烏蘭夫、劉震、劉志
堅、余立金、黃新廷、莫文驊、郭鵬、杜義德、郭化若、傅崇碧、王尚
榮、顏金生等人。

經過這一輪的軍內洗牌，林彪系統的骨幹人馬基本上被清除殆盡。然
而，毛澤東卻不得不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作為自己嫡系的林彪及其將領們
被清除了，而重新起用的這一大批“文革”中被衝擊和打倒的軍隊將領
們，在鹹魚翻身後真的會擁護其“文革”大業嗎？此外，軍人在“文
革”中由於“三支兩軍”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亦是毛澤東不得不認真
考慮的問題。毛澤東自林彪事件後曾重病一場，此時的毛必須要考慮自己
身後“文革”大業的持久性和永續性，而掌控好軍隊是各項工作中的重中
之重。這大約可看成是毛澤東實施“削藩”的遠因吧。



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

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近因

毛澤東實施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近因，源自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三
位大軍區司令員的信件風波。三人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濟南軍區司
令員楊得志、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這裡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該信
件的原委。

林彪在1970年8月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點了一把燒向“文革”極
左派張春橋的火，引起了大多數中央委員的共鳴，全會上掀起了批判張春
橋的高潮。8月26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寫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信裡
提了四條意見：一是犯錯誤的人必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討請罪；二是，
犯錯誤的人不能參加中央工作，應下放到基層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
育；三是，這些人也不能參加人大常委；四是，對錯誤思想要進行批判。
韓先楚和楊得志看過此信後也表態支持，分別寫了類似的信。當時這三封
信由處理大會會務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轉給了周恩來。（注4）



許世友（左）與毛澤東。

但是，此時廬山會議的風向已經轉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
見》，會議開始轉為批判陳伯達。周恩來此時不願這三位司令員捲進去遭
殃，再三思考後將此三封信轉給葉群，並附了條子說：“到此為止，存你
處。”事後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我撿到三個險球，你們要守口如
瓶，我一定要保住三個司令。”（注5）據邱會作回憶：“許世友、楊得
志、韓先楚三個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寫的信，是周總理交給葉群，葉群讓
吳法憲、李作鵬和我看了。葉群有—次同吳、李、邱三個說：‘這三封信
是周總理轉過來的，並交代信就放在我這裡，不要再轉手了。’葉群又
說：‘這是三個險球，如果落在‘最高’手裡，特別是落在江青手裡，還
不知道要起什麼風波呢？’”（注6）因此許世友等人的三封信並未轉給毛
澤東，而在毛家灣的林辦壓了下來。

然而，在1972年初，江青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參加了中央對山東有關問
題的處理，江青在會上獲得了一條重要的消息。這條消息來自山東省內部
反映的一個情況，即在廬山會議期間，參加會議的省領導向中央寫信，建
議處理當時在廬山犯錯誤的人。江青從解決山東問題的會上獲悉有人寫信
提到“犯錯誤的人”的消息後，便馬上尋找了那幾封信。信件涉及到周恩
來、王良恩、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等人。江青對此批示道：“這幾封
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態信！”與此同時，江青找到毛澤東大吐苦水：“他們
整我的材料，封閉我，我是林彪專案組成員，但情況不告訴我，材料不報
給我，還在背後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
彪是要置我於死地！”“總理也參與這件事。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那
些人，合夥給林彪政變寫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橋，總理轉送的。但在
清查中他把轉給林彪的效忠信壓下了，你都不知道。”毛澤東對此表示了



不悅。毛說：“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我過去就
說過，他（許）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線……”有了毛澤東的表態，江
青馬上找來張春橋秘密商議。很快，她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追查幾位老將
給林彪寫效忠信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鬧之下，決定派代表與老將
們談話，先弄清情況。接著，她又給中辦負責人寫了一封信：“一定要徹
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裡去的！”（注7）

1972年底，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三位大軍區
司令員和有關領導分批進京。他們在指定的賓館一住下，就有中央派來的
代表找他們談話。這些談話，主要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提出了“三個問
題”：第一，信上寫的“犯錯誤的人”指的是誰？第二，信為什麼會跑到
林彪的手裡？第三，為什麼三個大軍區司令員信的內容大致相同？廬山會
議以後，張春橋成為反林彪的“英雄”，是毛澤東的紅人，深得毛澤東的
信任和重用。如果許世友等人的信是針對張春橋，那就屬於攻擊無產階級
司令部，分裂黨中央。如果此信有意寫給林彪，擁護林彪在廬山批張的講
話，就是上了賊船，起碼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許、韓、楊三人搞
了“串聯”，就是非組織活動，為黨的組織原則所不允許。……王洪文是
負責談話的中央代表之一，同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的談話主要針
對“你們有責任把自己的事情講清楚。據了解，為寫信碰過頭的大軍區領
導還有好幾個，中央對此事清楚，主要看你們的態度！”由於壓力太大，
許世友身體不好住進了301醫院，在京七天，卻有五天住院。（注8）12月
31日晚許世友在中央的同意下回南京休養。

許世友、楊得志和韓先楚所面臨的局面異常嚴峻，壓力極大，弄得不
好就可能步上黃吳李邱的後塵。許世友在京這幾天不僅交代秘書李文卿說
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別人，甚至還讓李回南京後趕緊下部隊，遠離
政治漩渦。許世友對李文卿說：“你還是出去工作吧，免得連累你。鬥爭
複雜，有忠無奸不成戲，這是老話。”（注9）實際上許世友此時已經做了
最壞的打算。

由於中央未查出三位將軍串聯寫信的證據，楊得志和韓先楚二人先行
解脫了。5月初，毛澤東特別請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韓先楚一起到南京，
做通了許世友等人的思想工作。1973年5月14日，許世友以個人名義寫了給
毛澤東的檢討信，主旨是，自己與林彪僅僅是工作上的一般關係，廬山會
議上寫的那封信屬上當受騙，由許世友個人承擔責任。5月17日，中央召
開“批林整風”彙報會，許世友與會並將檢討信交給李德生轉呈毛澤東。
後來韓先楚的檢討信印發給政治局，許世友的檢討卻沒有音訊。（注10）

5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韓先楚時曾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
志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過去的事算了，以《國際歌》為界。”所謂“以
《國際歌》為界”是說，以毛澤東的南巡為界，那時的毛南巡談話，每到
一處就要軍政大員們一起唱《國際歌》，目的就是要把各路“諸侯”的思



想統一到毛澤東倒林的戰略部署上來。據紀登奎事後的回憶，毛澤東發了
話，毛說：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會像你們那
麼細緻。林彪已死，只要這些人搞不起來，就不要打擊面過寬了。（注
11）實際上，毛澤東放了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人一馬。到此為止，
許世友等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總算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自林彪事件後，軍隊裡已經進行了大清洗，如果再將這幾位上將也一
併打成“林彪死黨”予以清洗，顯然不利於軍隊穩定的大局。但如果以為
毛澤東就此罷休了，也是過於樂觀，僅僅過了半年，毛澤東就搞了八大軍
區司令員的對調，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都被調離原有的地盤，其軍內
的勢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毛澤東與韓先楚（左）。

八大軍區司令如何對調

經過一番思考，毛澤東終於對軍隊人事出手了。

在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話說：“我提議，議一
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
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
他們也贊成。”之所以要搞這樣的調動，毛澤東給出了一個理由：“一個
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
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
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還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
要議軍，還要議政。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注
12）



為了實施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多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12
月13日，毛說：“你們議了些什麼，行得通嗎？”“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
好。相互調動，又不開除你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
做官嘛，照樣革命嘛，換個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
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不議政，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綱來。”12
月14日，毛再次找政治局委員們談話，談話中不僅兩次提議大家一起唱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還說：“大軍區司令員調動，你們商量了嗎？
看有沒有這個必要？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調動也有問
題。”（注13）

八大軍區司令員上下兩兩對調。上左起：李德生、楊得志、許世友、韓先楚；下
左起：陳錫聯、曾思玉、丁盛、皮定均。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5日開會，商定了中央軍委會
議出席者的名單，並研究決定大軍區司令員在地方一律不兼職。當天，毛
澤東又同政治局有關成員、北京軍區領導人、以及瀋陽、濟南、武漢軍區
領導人談話。此後幾天，政治局成員按照分工同各大軍區負責人分別就對
調一事談話。17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分別同
他們談話。當晚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談話情況彙報。18日，周恩來主持了中
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並通
報了幾天來政治局成員分別做工作的情況。12月19日和20日，中央軍委開
會討論對調問題的具體實施。（注14）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了中央軍委
會議成員，共43人。毛澤東說：“你陳（錫聯）司令，濟南的楊得志同
志，南京的許世友同志，這幾個同志呢，在一個地方搞得太久了。這個李
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麼久呢！你們帶個頭呢。
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就會照樣去做。”（注15）

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佈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的命令。該命令
說：“經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



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即，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調任
為瀋陽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南京
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調任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任為南
京軍區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調任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
司令員曾思玉調任為濟南軍區司令員；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調任為福州
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調任為蘭州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司
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沒有調動。

毛澤東要求軍委的調動命令下達後，各軍區司令員在10天之內到任新
職，每人只能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許世友當時只帶了自己的秘書、醫
生和管理員赴廣州軍區任職。12月26日，李德生由紀登奎、吳德陪同飛赴
瀋陽。同一天，楊得志從濟南飛往武漢任職。其他各大軍區司令員也都在
年底前分赴各地任職。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到此告一段落。

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實施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以往官方史書對
此皆語焉不詳。自從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曾患重病，身體狀況已經大大下
降。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他的身後中國政壇的走向，並及時作出安排，而如
何處理好軍人從政的問題則是重點問題之一。1973年7月間，毛澤東通過姚
文元找了上海市委寫作組重印《史記》中一些人物傳記，其中包括《陳丞
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灌嬰列傳》、《鯨布列傳》和《陸賈列
傳》。（注16）這幾位漢朝人物都曾經是漢高祖劉邦的功臣宿將，除鯨布
一人因“謀反”在劉邦生前被剿除外，其他幾人都是劉邦身後安邦定國的
人物，極具代表意義。毛澤東熟讀史書，要參考這些歷史典故，從中尋求
解決之道。

前述“三位上將信件風波”對毛澤東觸動很大，雖然許世友、楊得
志、韓先楚都作了檢討，毛澤東也發了話“以《國際歌》為界”，不再繼
續追究這三位將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就徹底放心了，這幾位將軍
在軍界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毛澤東在世時不會生事，但是毛去世後他們
是否會站在“文革”極左派一邊卻是一個大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塊心
病。毛澤東搞的是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但是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
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卻沒有調動，許世友、楊
得志和韓先楚這三個“問題人物”不得不離開自己原有的地盤，孤家寡人
的到另一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任職。

此外，中共召開十大時，毛澤東提議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
為副主席，但是許世友卻表示，中央副主席只要周恩來一人即可，或者只
要三個老同志。（注17）也就是說，許世友反對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
席。許世友的反對自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執意扶植王洪文出任中
共中央副主席，但是面對軍界的不同聲音，還是要有所考慮。毛最後又從
軍隊當中選了李德生任中央副主席，也算是搞了平衡。王洪文在中共十大
上雖然順利“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毫無中央工作經驗，被軍中譏



諷為“兒童團”，根本無法駕馭軍內的“驕兵悍將”，毛澤東看到問題的
癥結，如何解決則是一個大問題。最終，毛澤東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
調”，以和平的方式“削藩”，將這些大軍區司令員調離原工作崗位，且
只調司令員，不調換政委，他們在新的地方也不再兼任地方黨政一把手，
將這些人調離他們經營多年的地盤，打散其勢力，使之不再構成對“文
革”極左派的威脅，這就基本上解決了“藩鎮割據”、“擁兵自重”的局
面。

1974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
聯、蘇振華組成軍委六人小組，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六人小組對
內對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軍委名義開展工作。（注18）從這個六人小組
的組成來看，“文革”極左派的王洪文和張春橋僅排葉劍英之後，在軍中
有了一席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刻意扶植“文革”極左派逐步實現對
軍權的掌控。

毛澤東讀古書鑽研謀略。

調開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李德生是中共十大當選的黨中央副主席，兼總政主任和北京軍區司令
員。毛澤東此時為何要將李德生調去東北地區擔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這的
確是耐人尋味的。筆者認為，毛澤東實施的這次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
除了針對許世友、楊得志和韓先楚之外，另一層更深的含義就是針對北京
軍區司令員李德生。

李德生原本是毛澤東十分中意的支持“文革”運動的軍隊幹部典型。
1967年李德生作為解放軍12軍軍長在安徽省“支左”，得到毛的好評，
1968年李出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969年李德生又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1970年出任解放軍總政主任。李德生並非林彪派系人馬，平日謹言慎
行，與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與軍委辦事組
的關係尚可。1971年的“批陳整風”期間，李德生被毛澤東當作一枚棋
子，“挖牆腳”而取代鄭維山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來在“9·13事
件”期間代表周恩來坐鎮空軍，直接處理林彪專機外逃的事件。日後李更
參與中央專案組處理林彪專案的審查工作。李德生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毛澤
東的信用，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中央副主席，躍上了人生的頂
峰。顯然，此時的李德生也是被毛澤東當成接班人之一來培養和重用的。

李德生將軍。

為何剛剛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在僅僅四個月
的時間內就被調出北京到瀋陽任職？李德生自己回憶說：“特別是黨的十
大之後，江青等人對我當選為黨的副主席，而她並未進入常委，極為不滿
和記恨……對我工作中的無理干預，故意刁難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
銳，鬥爭越來越公開化，直至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放火燒荒’，公開點
名批判我，提出‘打倒大軍閥’，逼我承認上‘林彪賊船’，著著都欲置
我於絕境。”（注19）李德生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面現象，而非認識到更
深層次的原因。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中向邱會作披露了其中的原委。王洪文說：到了中
共十大的時候，毛主席把李德生提升為黨中央副主席，這就對張春橋的提
升和對我（王）的使用有了影響，成了新的障礙，是潛在的威脅。那時我
們就把李德生和林彪的關係擺在毛主席面前，要搬開他。毛主席認為李德
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軍高級幹部中能衝破束縛，最早介入“文化
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的人，有代表性。毛主席給了李德生一個面子，讓
他自己辭職，把他放到了東北。那裡有毛遠新他們，李德生“有職無



權”，不怕他搞什麼事。而李德生被整怕了，順從地接受了，事情也就平
息了。（注20）

“文革”期間周恩來（左）與葉劍英越來越成爲“四人幫”的
眼中釘。

筆者認為，李德生畢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啟用的軍隊支持“文
革”運動的一個典型，且一直予以信用。在毛澤東的眼裡，李德生一直以
來也無大錯，且李並非林彪系統的人馬，在扳倒林彪系統時更被毛所重
用。“文革”極左派們雖然強烈要求扳倒李德生，但是毛澤東考慮得更全
面和長遠，在這種局面下不宜打倒李德生，將其換個位子，調到其他地方
任職，整體而言利大於弊。據李德生回憶，在瀋陽軍區他也處於十分被
動、尷尬的境地，毛遠新身為瀋陽軍區政委，就曾組織對李德生的批判。
除了軍區黨委辦公室和保衛部的一些人外，大多數人都與李德生保持距
離，李不得不經常下基層“蹲點”或讀書打發時光。

李德生雖然在1973年底被趕到瀋陽，但是他的厄運並未終止。1974年8
月26日到9月10日，王洪文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各大軍區負責同志會議，分
別“批評幫助”李德生、許世友、韓先楚等人。李德生是“重點的重
點”。王洪文在會上說：“對於批林批孔 中各地揭發的問題，主席（毛澤
東）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這個‘或
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李德生被追查的問題有：參與林彪的第一個號
令，銷毀黃吳李邱的黑材料，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見總政副部長以上幹部
的問題，紀念軍委擴大會議十週年的問題，廬山會議問題，《解放軍報》
刊登林彪的照片問題，1971年幹部工作會議問題，林立果講用報告問
題，“北兵南調”問題，“9·13事件”中的直升機外逃問題， “9·13事
件”後“捂蓋子”問題，插手總政等。（注21）會上王洪文、毛遠新給李
德生上綱上線，逼得李德生不得不作了檢討，承認自己的“罪行”。9月8
日，毛澤東在李德生的檢討上批示：“已閱，改了就好。”




